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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吗
◇崔立

坐一个朋友的车，从崇明回到上海。
一路上，闲得无聊，就聊起了天。不知怎
么地，就聊到了幸福的话题。朋友的女
朋友是从外地来的，说，要是她没来上
海，这会留在封闭的老家，可能正过着
粗俗，但又很安逸的生活。不用像现在
这般身在异乡，四处漂泊了。朋友笑着
说她，你觉得可能吗？你会甘愿忍受封
闭和粗俗吗？在女朋友他们老家，贫富
差距不是很明显，走几步路就上班下班
了，天一黑基本就睡觉，因为不睡觉也
不可以，外面没有路灯漆黑一片，人的欲
望就被放得很低，生活可以被点化得很安
逸。女朋友说，当然可以了，为什么就不可
以呢！朋友说，那你怎么就出来了呢？女朋
友想说什么，然后就笑了，是啊。那为什么
还要出来呢？出来了，还幸福吗？女朋友摇
摇头，说不出话了。

多年前，我从事过绿化工程的行业。
那个时候，我负责的一个标段，那一家施
工单位的老板，浙江温州人。这个人把项
目做得很大，据说有 2个亿的身家。老板
请我上饭店吃饭，刷卡买单时，拿出一沓
足有百十张的银行卡，很随意地抽出一张
递给服务生。我看着，都有些呆了。后来，
和老板下面的一个项目经理聊天，那个年
轻的经理向我抱怨，说他们老板，喜欢半
夜 12点左右给他们打电话，一次他接到
了，老板问他，在干啥呢？他迷迷糊糊地
说，在睡觉呢。老板说，怎么这么早就睡
啊，不看看书啊。项目经理还说，别看他们
老板那么有钱，其实他比普通人活得要
累，据说每天就睡 2、3个小时，凌晨 2点
多睡下，4、5点就折腾着起床了。整天对着
他们抱怨，说，不是不想多睡，是不敢睡
啊，那么多工程在外面干着，能多睡吗？我
恍然，想着他们老板的面容，一个 40多岁
的男人，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却沧桑得
像个小老头。

他幸福吗？我苦笑。
当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央视的

记者采访他，问他你幸福吗？莫言摇摇头，
说，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幸福和金钱无关，和功名
利禄无关，和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无关。关
键在于你自己，你究竟是想要什么。拥有
一个平和的心，勇于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你觉得幸福，你就是幸福的。

中国字很玄妙。
常说的“再见”其实是表达再次相见的愿

望，但脱口而出的时候却是离别。更有甚者，
这种再见，表示再也不见。 有时候想想，人生
是由一个个再见组成，当你该跟某段人生或
是某个人说再见的时候，一种跨越便悄然而
生。与其说语言很玄妙，不如说，人的情感很
复杂。明明是凛冽的冬季，却听到隆隆的雷
声，还以为是在梦里。眼里是迎春花枝招展的
清香，又有刺骨的冷风吹乱你的头发，提醒你
冬天的眼睛还在身后。站在冰冷里可以露出
微笑，如果不是纯粹的快乐，那可能表达的是
一种坚守和希望。如果你的脸颊上流淌着泪，
也许心底里是无比地欢腾。所以，别指望在别
人的语言里听到单一的意境。

一直很喜欢在音乐声中冥思。感悟得到
与失去，回味欢乐与哀伤 。任何一种事物的存
在，都是为了能够表达各自的生命与境界。而
对另一种存在的感触，则是一种生命的延伸。
越多接触，生命的深度与广度便越来越厚重
与广博。其实不只是音乐，任何一种表达皆是

如此，比如，此时我用文字来书写心绪，是为
了表达与这个世界交汇时心灵的波段与频
率，相似的则会有共鸣，不能理解是因为两个
世界太过遥远，也许可以努力靠近，但也可能
永远只是停留在浮华的表层。

很喜欢林海的钢琴音乐，干净，安静，每
一个琴键的落下都像一只笔，描写你似曾相
识的心境，或者，是一只画笔，每一抹色彩都
贴近你心底的情绪。《再见往事，再见》，标题
就开始欲说还休，声音一点一滴地进入，喻示
人生里的每一段都是悄然无声的，人与事之
间，人与人之间。背后清浅的伴奏，是时间在
岁月里流逝的声音。而后，一小段旋律的回还
与反复，慢慢将曲子推上高潮的前夕。像海边
不断推向沙滩的潮水，传递大海深处的力量。
这个世上的故事，哪个不是如此呢？人与人的
相识，更是这样。由淡转为深厚，或是试探而
后确定，再便是热烈的你来我往。谁都喜欢火
热的情感，携手的快乐与痛快的人生。可以磅
礴，也可以响彻天空，整齐的弦乐最擅长描述
人类情感的澎湃，可永远不能代替我们自己

去深入生活的真相，只能在一小段人生里舒
解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没有永远的流连，没有
不散的宴席，那种慢慢落下也是有所预兆的。
人类的感官永远敏锐而生动，大雨来临之前，
总会有风卷着云在天上快快地跑动。人与人
的热烈，也会随着岁月与时代的奔流慢慢从
生活的表层转化为回忆。像耳边的旋律，背后
的弦乐没了，只有单薄的钢琴声，像一个人在
黑夜里踩着石板路，一步一步踩着孤单与寂
寥。小提琴又适时出现，悠扬婉转地像一只温
柔的手。拥抱你，传递生活的温暖。然后，听上
去旋律慢慢弱了，渐渐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但
你的心里，却满了。

人要经事才会成熟。每一段人生都会让
你收获不同的东西。可能你一直以来想要追
求的人与事一直没有得到，在路上你会犹豫、
痛苦、自弃、愤怒等，这些情绪最终会转化为
一种能力，让你更坚强与勇敢。

再见往事，往事再见。生活的洪流夹杂着
我们走在各自不同的路上，我会祝福你，相信
你也会祝福我。

找个对眼缘的
◇雷传桃

午休时分，公司里几个女白领聚在一起聊
天，话题围绕各人“喜欢男友什么”而展开。

一个瘦小得尽显骨感美的女孩首先开了
腔，她说：“我特别喜欢闻男友身上的味儿。奇了
怪了，我隔着大老远都闻到。”

大家问她是什么味儿？
瘦女孩回答道：“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味

儿，反正让我特别陶醉。”说完，她的脸上洋溢
着无限的幸福，仿佛看见男友正迈开大步向她
走来。

一个长着可爱的苹果脸的女孩说：“我很喜
欢男友说话的声音。”

有人当场提出疑议：“说话声哪有唱歌声音
好听呀。”

苹果女孩说：“我男友五音不全，不会唱歌。
他自称是破锣嗓子。”

大家都笑了起来。
苹果女孩接着说：“我的男友只要一说话，

我就感觉到他的喉咙里似乎伸出了一双大手，
把我拥入怀里，我感觉到特有安全感。”

一个胖得需要减肥的女孩说：“我和男友一
见面，非常喜欢盯着他看，他也喜欢盯着我看，
我们俩是越看越顺眼。”

大家都没说话，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胖女孩说：“我男友长得很帅，有人称他是

山寨版黄晓明。”
这话，让大家吃惊不小。
胖女孩说：“我男友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世间凡是看着顺眼的女人，即使是母猪般的模
样，也会觉得比金陵十二钗的总和还要美；如果
看着不太顺眼，即使是人见人爱的鲜花骨朵，哪
怕嫩得能掐出水来，也觉得玉中有瑕。’”

瘦女孩和苹果女孩异口同声地对胖女孩
说：“你的男友真好！茫茫人海里，你能真找到
他，称得上是天大的福气！”

电视上，一位婚恋情感专家说：“恋爱期间，
人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都特别灵敏、管用，仿
佛有着特异功能似的。恋爱中的情侣都挺喜欢
跟着感觉走，有时候会一头撞在墙上。所以，
要提防判断有误，不妨闭上眼睛、掩住鼻子、塞
上耳朵试一试……眼睛比鼻子、耳朵要可靠一
些，所以，找个很对自己眼缘的，很有可能修成
正果……”

没多久，瘦女孩同他的花心男友分手了；苹
果女孩也同他的男友拜拜了，理由很简单，两人
为按揭买房还是租房住而纠结，谁也说服不了
谁。只有胖女孩和他的男友由热恋升级为谈婚
论嫁阶段。

既然眼缘很有可能修成正果，那就让它修
成正果吧，不过，千万别勉强自己。

看到朋友一篇写豆渣的旧文，勾起了想写
一篇豆渣的新作。我好久没有写新作了，写要
精力，新要创意，作要脑力。最近太辛苦，岁
末年关，日子过得飞快，人格外容易累。累起
来，只想昏睡三天三夜，管它豆渣人渣煤渣饭
渣菜渣……

豆渣，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甚至连见
也是十几年前的旧事。

所谓豆渣，是指黄豆打成豆浆过滤后的渣
滓，也称豆腐渣。

豆渣者也，贫贱之物耳。乡下日子还很艰难
的年头，打完豆浆后，豆渣是舍不得丢掉的，放
上油盐，添点青菜炒炒，便是下饭之物了。

小时候不喜欢吃豆渣，每次在餐桌上碰到
豆渣，总是绕筷而行。小孩子嘴刁，每顿饭后，豆
渣依旧在，青菜不见踪。

记得祖父和祖母那么爱吃豆渣，当时实在
不懂。现在想，一个人劳苦了一辈子，饿过肚子，
豆渣吃在嘴里，自然不会觉得其味之恶。

如今，祖父故去快二十年，祖母也离开近十
年，时间真快，过去的日子散落成一地豆渣，真
是拢也拢不到一起了。

郑燮在《板桥家书》上说：“天寒冰冻时暮，
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
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老温贫四
个字实在喜欢，也让我想起豆渣。

豆渣也是暖老温贫之具。
豆渣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不过

让菜荒之际不至于吃寡饭罢了。
故乡的风俗，春节前，家家都会做几框豆

腐，以备年后待客。腊月里，豆渣便成了常见的
菜肴。乡下人节约，炒豆渣舍不得放油，于是那
日子过得越发让人寡淡，就盼着赶快过年，大吃
大喝。

记忆中吃过一次美味的豆渣，是用回锅肉
做成的，鲜美清香，有些粉蒸肉的味道。张爱
玲谈到过豆渣，在 《谈吃与画饼充饥》 一文中
说“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就是一碗好
菜……累累结成细小的一球球，也比豆泥像碎

肉。少搀上一点牛肉，至少是‘花素汉堡’。”
到底是海上才女，谈吃的文章，也写得漂亮、丰
腴、有趣。倘或换成周作人，想必又是决然另一
路文字了。

张爱玲不喜欢周作人谈吃的文章，说“他写
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清淡的
菜，除了当地出笋，似乎没有什么特色。炒冷饭
的次数多了，未免使人感到厌倦。”

朋友的文章里提到了一款豆渣煎鸡蛋的
菜。将豆渣和鸡蛋打一起，搅匀，撒上葱花后
煎一下。“鸡蛋金黄，豆渣莹白，葱花碧绿，
真正赏心悦目……夹一口入嘴，松松软软，虽
不浓烈却淡而有味。”这个吃法颇具风情，有
空试试。

黄复彩先生曾告诉过我一种古怪的吃法。
新鲜豆渣捏成饼，放瓦上晾晒，发霉后收起来，
春天时切成一片片的烧青菜苔，类似豆腐乳发
酵。说滋味甚佳。

黄先生还强调说这种霉豆渣，一定要等到
春天后才能吃，倘或再放一点猪油渣，口感更
好。但有洁癖者或不敢问津。

早些年，倒是见过皖南乡下人将豆腐渣捏
成团状，放在垫有稻草的盛具上，发霉后，再切
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日光里晒，干得呈灰色。
有人说那豆腐渣可与腌菜放在锅内同煮，然后
放在瓦锅内用炭火炖上一炖。

我不想念豆渣，我想念吃豆渣的祖父与祖
母。

再见往事，往事再见
◇朱朝霞

豆渣
◇胡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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